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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擬就觀察歐陽脩散文寫作方式提出一些看法，分別就記體、

序體及墓誌銘探討其散文形式及內容特色。首先說明歐文繼承唐

人並加以發揚的過程，論其散文受影響的痕跡；次論歐文在記體

追求形式美好之現象，從不同篇章分析其寫作策略，包括修辭的

講究、虛字用法造成的效果、以及採用《史記》寫法的證明。內

容上探討歐文寫作回歸一家之言，走向個性化、生活化，及寫人

感慨心境的面貌，藉序體、銘體說明歐文寫作時運用節奏和緩引

起情感的真摯表露，讀者餘韻無窮的創作風格，拈出歐文裡所在

意的價值觀與關懷點。就以上三方面，總結歐文寫作方式帶出宋

文走向平易化、個性化的影響，再度給予歐文一個肯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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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二冊(上海：復旦大學，2007 年 11 月)，頁 2116。引用陳師道：「韓 

 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 
3
錢穆：〈讀姚鉉唐文粹〉，《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四（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    )，頁 85。 

4
《周禮．考工記》成書的時代，郭沫若根據〈考工記〉推斷應是春秋時代，是迄今所見中 

 國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所記工藝分六類三十個工種。《郭沫若文集》卷 16(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1962 年）。 

壹、從記體看歐陽脩散文繼承－代前言 

    記是唐、宋古文發展最重要的文體，而記獨立成為一種文體則是從

唐代開始，2

蕭《選》所無，乃自韓、柳創為古文以後而大盛。「記」之

為體，較碑益寬，無事不可書。抑且其體亦不專於記事，比

興寄託，言情述志，無往不宜。蓋古文中自有「記」之一類

而其用始弘。其體兼詩史，會文質，通上下，包公私，亦可

謂散文體中之有記，正所以與荀宋屈馬之賦為代興也。

錢穆〈讀唐文粹〉對記體如是說： 
 

     姚書自七十一以下至七十八卷，共八卷，為「記」。此一體 

3

錢穆此段確立記體一類的文體從唐代起始。唐以前，記並非獨立文體，

《周禮‧考工記》算是迄今最早記的形式，

 

 

4

    宋之記由唐而來，不過宋記將抒情、敘事、詠懷放入原本不該放的

記載中國工藝技術，但它

是以客觀記錄書寫，是有對象的描寫，寫法上大致固定；唐以後，記的

書寫異變，甚至有時連對象都不談，轉而談人。如此異變從唐開始，韓、

柳以下更擴大，變體後的記又成為正體典範，意即韓愈以降，記體書寫

變成個性化(一家之言)的表現。 

    研究宋代文體一般不會跳脫記的論述，如蘇軾之記多元、歐陽脩之

記特色清楚、抒情且紆餘委備，在宋人筆下，記體成為宋文最有特色的

作品。宋代記體面貌與唐代不同，宋人記體豐富，喜歡用記說平凡事，

卻不失高尚，往往能見真性表露，朝向人性化的向度。 

                                                     

145



 
 

位置，特別是韓愈，鬆動整個正變過程，如墓誌銘，本只為墓誌事略，

自韓愈後就寫得十分精彩，如〈柳子厚墓誌銘〉除了傳統事略外，更有

抒情及議論，這是韓愈鬆動文體規範中相當重要的操作策略。如〈殿中

少監馬君墓誌銘〉寫了一家三代的凋零，這樣的文體鬆動宋代發展得更

明顯。宋人由韓愈散文鬆動後，開拓了幾個新面貌，一是理趣超過唐人、

散文走向平易及生活化、創新文體出現，如宋以前看不見跋體，這是宋

文繼承唐文後的新變樣貌。 

    再如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范仲淹〈岳陽樓記〉，兩篇末段

已變成作者自由書寫的樣態，一方面保留記的標準形式，也開始置入自

我情感層面。王、范兩人在宋初是少數重視唐文的人，韓文在宋初知音

不多，王、范是其中之一，但對於正統記體的寫作質變，兩人均不敢越

雷池一步。從兩篇記文看來，修辭十分精工，這是晚唐五代美文的影響，

也是魏晉以來散文書寫典律，〈岳陽樓記〉完全像一首詩歌，美而精緻，

可見美文影響在古文運動後仍有餘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雖記小樓，

卻添了作者情感與心境描繪，從擔心樓朽到無力自保的心境轉折，末幸

後人與我同志，更多王禹偁在此的達觀心境，展現人性情感，這樣的記

體當然是個變化。 

    王禹偁對韓文的繼承走向平易雖未成功，卻影響後來的歐陽脩，歐

陽修在古文運動成功後，本身才華高，文章為當世所欽，又繼承平易雅

正之風並加以提倡，5

                                                      
5
 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6 月）， 277。  頁

藉此體會操作，讓宋代記體朝往人性化、生活化、

甚至遊觀美學之方向興起，宋代記文動人之處，就在歐陽脩繼承韓文以

後愈發顯現。 
 

貳、記體的特殊寫法 

一、形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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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體到了宋代內容多元，已不單純是記的形式，而成為一種

雜記，歐陽脩在繼承唐文記體之餘，寫作方式也有自己的獨特氣

質。就形式上，前面提及宋代散文雖走向平易，但美文影響仍在，

這不單是魏晉以來的傳統，中國古文本來就有美文特質，歐陽脩

在記體寫作追求形式美其實也是自然的，但他特別精緻，如〈醉

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

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

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

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

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6

茅坤《唐宋八大文鈔》如此讚譽〈醉翁亭記〉：「文中之畫。昔人讀此文，

謂如遊幽泉石，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

意與翛然矣，此是文章洞天也。」

 

 

7

    然而，這只是此篇散文寫作的特殊筆法，追求形式上的美則在第二、

茅坤的說法是針對歐陽脩寫作一層

一層推進婉轉特色而言。歐陽脩在此處用了另一個別出方法，語法上採

用自問自答的技法，就傳統散文寫作而言是很特別的形式，此種寫法

讓歐陽脩的主旨及關懷點一一洩露。透過一問一答間的趣味性，作者樂

觀、平易 的 思想緩緩道盡，最後讀者能看見歐陽脩自我解嘲的回答太守

是怎樣的人？不過是個喝了酒跟大家一樣會醉的老翁，讀者因此能體會

文章平易及幽默的現象。 

                                                      
6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居士集卷三十九(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020～1023。 
7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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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 

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

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

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

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

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8

這段寫法工整，幾乎是秀麗文句，不但整齊，用字也精煉，駢偶與散句

配合得宜，「也」字回復往返間，造成一唱三歎的效果，虛字(也)妙用

效果極佳，對偶中還有句中對，這是標準的美文形式。何寄澎《唐宋古

文新探》說明此篇所用之寫法特重佈局、虛字使用，歐陽脩顯然講究修

辭美感。

 
 

9

                                                      
8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居士集卷三十九(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020 ～1023 。 
9
 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臺北：大安書局，1990 年），  頁 134。 

 

    另外，〈醉翁亭記〉以空間為軸線，通篇運用「者…也」句式，從

遠處漸縮鎖定景物，從空間的滁州、瑯琊、釀泉到醉翁亭；時間則依「朝

暮到四時」書寫風景；至於人的部分，則由滁人遊到太守宴、眾賓歡到

太守醉，層層推進太守的身分，整個片斷均以對偶方式呈現，句法與修

辭十分漂亮。高中課本一般都會說這樣的寫法是「剝筍法」，不過，歐

陽脩要關懷的重點則是在「遊」這個意涵上，這種遊之後的樂，泛泛百

姓並不知道，他們不明白我的快樂來自現在的世代，如此物富民豐，陪

同我的百姓或許不知道，但我知道。遊在此處才是他想說的，透過遊找

到太守之樂，而這樂如此從容自在，我也因此慶幸並珍惜生在這個美好

年代，於此太守之樂便是有特色的樂。 

148



 
 

    再舉一篇形式美的文章〈真州東園記〉： 
 

     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 

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從以畫舫之

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芰荷

之滴瀝，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

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搖而上

下；其寬閒深靜，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

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

冥風雨鼪鼯鳥獸之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10

    至於寫作手法，〈真州東園記〉以美文筆觸，對偶層出，駢散相間，

其中「流水橫其前(A)，清池浸其右(B)，高臺起其北(C)。臺，吾望以拂

雲之亭(1)；池，吾俯以澄虛之閣(2)；水，吾從以畫舫之舟(3)。」採用

水、池、臺交錯相對(A-1、B-2、C-3)，這是變異的句法，但工整地排列。

文中還有一點可以探討的面向－時間與空間今昔之變，特別是在談人與

 
 

文中描寫園景造句駢儷，對偶、排比修辭之運用相當頻繁。歐陽脩記文

的寫作策略經常不同，〈醉翁亭記〉使用一問一答，駢散通用的描寫外，

對偶美文形式雖多，內容卻相當可觀。〈真州東園記〉是歐相當應酬的

文章，從第二段，讀者可以得知，歐陽脩其實沒到過東園，文章也並不

特別想讚美東園，因此一路以許子春的話書寫，到了最後一段才說出這

些話，應酬意味明顯。儘管這是一篇應酬性質的作品，還是看得出歐陽

脩的關懷點，只不過他採取另一種方式－浮誇虛寫。第二段採許子春的

話描述，第三段仍然是許子春的話，歐陽脩並不在這個場域，可是卻能

憑藉想像點出他心中關懷寬政愛民的主旨。 

                                                      
10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居士集卷三十九(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02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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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關係時，作者在自然與人為關係中，不是單純地認為自然就是好的，

而是覺得適當的人為足以讓自然更加美好，人與天可以彼此互用，相得

益彰。通篇 18 個「而」字，讓整篇文章語氣和緩，歐陽脩顯然是要讓

文章豐姿曼妙，用而字達到如此效果，這是他記體寫作技巧之一。歐陽

脩撰寫此篇或許並不真誠，但他透過興廢對比，生動地描述一座繁華林

園，某個程度還是能見其虛處生情的果效。11

                                                      
11
劉大櫆語，轉引自《廬陵文鈔》，頁 2271。 

 

二、《史記》筆法 

    歐陽脩的記除修辭追求美好形式外，還有情感表達及思想議論，但

和宋人的記一樣，歐陽脩記體並不適合以抒情化或議論化看待，要從人

格表現、崇高精神與價值體系作觀察。從歐陽脩繼承韓愈一家之言的寫

法確立後，文體發展在宋代有了新路線，如歐陽脩的詩文集序變成人物

書寫，文體樣貌突破以往，作品有了個性化，回到個性的真誠，韓愈對

散文興變，到了歐陽修有新實踐。韓愈在此最大的貢獻是恢復《史記》

的一家之言，從宋初王禹偁將韓愈不難的部分發展後，宋文走向平易、

明白之路線，歐陽脩將之發揚成為宋文的格調。 

    受到《史記》傳記影響，歐陽脩很能體悟作品流傳不易長久，在深

厚史學觀察下，他或許認為寫人物比寫作品更易流傳，因而走向平易近

人的散文格調，如〈峴山亭記〉就是一篇具有《史記》筆法的文章，而

且是用《史記》的虛筆來寫，作者沒寫的部分就是他想說的，其中時間

及空間的意識明顯，如此概念成為他不朽論之論點。內容平易，但頗有

感悟，作者困惑峴山是因你們兩人而有名，但你們卻在生前不斷追求聲

名，可見他們兩人沒有意識峴山是靠彼此有名的。再如〈王彥章畫像

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 事梁，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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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 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

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

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

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

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 諸

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

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12

     備公之事。

 

 

歐陽脩此篇運用記人敘事的作法，首段選了兩個事件寫王彥章這個人的

智勇與忠義，末寫對王彥章遭遇的感歎，完全流露歐陽脩的感情。優秀

的歷史學家必然是用感性的方式去看待歷史，歐陽脩身在宋的美好年代，

整個社會正走向光明之路，可是〈王彥章畫像記〉卻映照五代時期的亂，

以此替王彥章悲歎，如第二段： 
 

     五代終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  

     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 

     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 

     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嘆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 
13

                                                      
12
［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死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347。 

13
［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死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347。 

 

 

王彥章是五代人，用實史記載五十年換了十三個國君，並且表彰忠義的

價值觀，貶斥邪惡之事，這是尊重史實與講究義法的修史原則，此處洞

見歐陽脩善善惡惡的思想體現，而《史記》類似這種的情懷甚多，歐陽

脩受其影響由此見之。接著便是寫王彥章(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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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 

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 

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 

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 

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 

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嘆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 

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中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 

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於出奇，然後能 

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 

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道也。每讀其傳，未嘗 

不想見其人。14

越性書寫。

 
 

《史記》通常寫人物個性不會全部寫進，只選一、兩樣作鋪陳，往往擇

一、二即能將未見部分擴展。歐陽脩將王彥章作戰的兩個優點以側寫方

式進行，比正面寫他如何作戰神速更生動又具說服力，歐陽脩藉此篇表

彰對王彥章忠勇目的清晰可見，但對他不能自信的描寫卻也說得誠懇，

而「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則是淋漓生動地感慨。史遷書寫時

是有個人好惡，在史傳寫作規矩中，也有他個性主觀的表現。此處唱歎

之意也是帶有歐陽脩的感慨與唱歎，尤其末段問答方式唱歎之情，已經

給予王彥章這個人肯定，畫像之不朽已不重要(對象)，此篇傳記寫法已

見歐陽脩史家氣息的格調。然而，從「記」體言之，本文應屬記事性質

之文，卻融入宋人特有的「史論」色彩，這種書寫形式，亦是一種跨 
15

                                                      
14
［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死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347。 

15
陳冠瑋：《歐陽脩與蘇軾記體文研究》(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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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重寫人、寫心境－以序體、銘體為主 

    歐陽脩將韓愈當成模仿對象，因此繼承唐代散文的寫作內涵，但歐

陽脩不只繼承，還吸取貼近自身的價值取向，賦予散文新面貌，其散文

特色部分來自唐代，部分來自宋人，有抒情意味，對人物描寫內容增多。 

一、紆餘委備的寫法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是評歐陽修散文風格最著名之篇章：「執

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

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他最獨特的風格就是紆餘

委備、無艱難勞苦之態，如〈六一居士傳〉：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 

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 

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 

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 

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 爲 

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 

「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 

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 

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 

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 

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 

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 

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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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16

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六一居士傳〉和〈赤璧賦〉主客問答的寫法類似，〈六一居士傳〉第

二段虛擬自問，將自己混在五物周遭，問答間看見歐陽脩的幽默性格。

到了「吾之樂可勝道哉」點出主題，遊樂於五物中，比響九奏、閱大戰

快樂，幾個片斷就將他晚年的心態和生活情趣表現出來，字裡行間流露

對自身無法建立值得稱道的政績惋惜，亦說出不被重用之不滿情緒。此

篇至「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就應結束，但之後又寫了最後一段：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 

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 

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 

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17

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

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

 

 

多了這一段開展餘韻無窮，紆餘委備在此顯見。歐陽脩純粹將內心價值

體系作書寫，自己寫自己，單純觀之，似乎沒有談人，只談自我心境的

追求，但歐陽脩是用紆餘委備寫人物的策略。他的作品並不難，讀起來

也沒有太多滯礙不通之處，實受到司馬遷《史記》寫人物影響，尤其特

重寫人物的部分，再如：〈釋秘演詩集序〉： 
 

                                                      
16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年)，頁 1130～1133。 
17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年)，頁 113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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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

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 

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

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

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

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

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

老矣。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 

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

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

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

律，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

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哀。18

    至於抒情表現，從他的散文觀察，歐陽脩喜歡抒情寫作，但後人不

察。歐陽脩的抒情由韓愈而來，韓愈鬆動文章抒情的寫法之後，歐則變

 

 

通篇寫人物，用的是《史記》互見寫法，充滿抒情感慨與唱嘆。文中寫

秘演，亦「併寫」曼卿，從一個人身上看見另一個人的好，在藝術效果

上相得益彰。兩人幾乎是同等分量地描寫，而且寫得紆餘委備，重覆的

文字及虛字使用(而、已)，造成委婉的效果，讓文章有氣、有韻，這種

運用是刻意造成，歐陽脩喜歡這種曲折寫法。 

二、抒情表現 

                                                      
18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卷四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年)，頁 1051～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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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加厲，這種抒情風格雖從韓愈而來，另一方面歐陽脩自己文人性格的

影響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從他寫的墓誌銘可見其抒情本色，如：〈黃夢

升墓誌銘〉，諸將歐陽脩三次見黃夢升之片斷羅列如下： 
 

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 善飲

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19 

 

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

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

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

識，久而握手噓唏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

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

嘗問其平生所為文 章幾何，夢升慨然嘆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

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

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 意氣奔放，若不可御。予

夢

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 

 

又

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20

這三段讀者能夠看見對夢升人物的描寫凸出，從「獨奇」、「益悲」、「又

益悲」均是動感畫面，歐陽脩吞吐的寫，寫與朋友交情的感慨，這中間

有很深沉的悲傷。歐將黃夢升的格調、修養高出一般人的形象寫得生動，

但黃夢升的不得意，在現實催逼下，困於志難伸，於是歐陽脩一層一層

 

 

                                                      
19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卷二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年)，頁 755～759。 
20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卷二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年)，頁 75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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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往悲裡推，從眉目寫到顏色憔悴，這般觸動人情的墓誌銘，讓後來的

讀者都知道黃夢升這個人，這就是歐陽脩散文的抒情力量，讓後人記住

黃夢升。另一篇，〈尹師魯墓誌銘〉，摘錄「人未必盡知」段落：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 

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

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才能。 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

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 

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

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

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御戎長久之策，

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

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才能亦未必盡知之也。21

                                                      
21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卷二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年)，頁 767～773。 

 

 

歐陽脩此篇直接作評論，第一段寫所有人都言師魯名聲大，但對其人格

涵養未必盡知。若是按正常筆法，第一段的名聲應該會繼續擴大續寫，

不過作者並未接續這種模式，作者僅寫了生平的幾件事，至第二段，結

構和第一段完全不同，不太合常法的寫作。通篇看完後，歐陽脩原來是

用很淡的筆書寫世人根本不識師魯，「未必盡知之」一句有唱嘆之味，

歐陽脩一路在唱嘆，唱嘆人們真知道師魯嗎？唱嘆當然是一種抒情，歐

陽脩只想輕輕地喟嘆師魯，因此第二段看來沒有什麼結構，目的是替師

魯並沒有被人完全瞭解而唱嘆，一方面凸顯尹師魯的不被人知，他的價

值沒被彰顯；另一方面只有我歐陽脩懂得師魯，我算是知音，唱嘆中情

感盡露，抒情盡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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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歐陽脩散文寫作特殊之處，除了形式美之外，虛字運用、句法變異

之操作、虛筆實寫的想像之筆、一問一答的多變描述，都看得見歐文寫

作形式的多樣性。他的手法多元之外，散文中委婉非常、不急不徐的特

色，也影響後輩的寫作方式，曾鞏、蘇軾都有其繼承。他的記體有亭、

有園，有些篇章還有遊記，但他並不藉山水來找尋自我，亭、園做為一

個對象本身並不是重心，只是透過亭園講「遊」，再透過遊才找到歐陽

脩要書寫的「樂」。繼承韓愈鬆動散文後的歐陽脩，其散文平易及抒情

是他最大的風格展現，散文不再艱難，就算美文餘波蕩漾，他仍快意駕

馭，他的幽默讓平易特色更彰顯，對人物的描述藉《史記》手法，情感

動人印象深刻，能見其尊史的態度。 

    至於序體、墓誌銘一樣寫人，卻寫得專心仔細，人物形象清晰得一

絲不露，他極能體會作品在傳播過程中的消逝性，因此立下典範開始大

量寫人，這思維來自《史記》的影響。歐陽脩是在乎讀者記住人物的作

者，唯有將一個人物寫成功才會不朽，讀者才能永遠記住這個人。 

    中國散文的發展，記體是在唐宋古文家建立起來的，從韓愈載道、

去陳言的文體改革後，柳宗元隨之唱和，其〈永州八記〉成為不朽之鉅

作。之後，歐陽脩以尊韓之姿，領導北宋的古文發展，後繼門生曾鞏、

王安石，三蘇父子，都有其一定的影響力，記體在歐陽脩異變後特色確

立。若比起「墓誌」、「序」等文體，記體在書寫上是較於自由的，也因

此會有如此多樣化的改變與風格產生。不過歐陽脩將「墓誌」、「序」體

大量寫人，抒情性遠超過應酬性，讓宋文走向人性化、生活化的方向，

成為造就宋文平易發展的重要人物，本文給予他再次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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